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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艺术家武晨在魔金石空间的第二次个展。  

如果想对艺术家的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请查阅他的第一次个展“马蒂斯的裙摆”（2014）的信息。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重复，而是遥相呼应。
2013 年的《丽达丽达与天鹅》中肉欲的天鹅，而 2015 年则为《坏人也能上天堂》中死后进入了天堂的天鹅。 

参展作品中的标题不只是作品的名称，而是作品意义的延伸和升华，它们的重要性和画布上的线条和颜料一样重要。《抽象艺术家的具象肖像》
（2016）画的是肖恩·斯库利穿着睡袍的工作时的情景，既像一个国王又像一个囚犯。这是一幅反讽与悖论的绘画，从标题到画面。 

面对混搭与挪用方法建构起来的画面，观看时可以借用欣赏周星驰“无厘头”式电影的轻松状态。妓院里裸体的圣诞老人、抱着天鹅的本·拉
登、娃娃脸的蒙德里安…… 

如果您熟悉艺术史和艺术圈，看武晨的画更加兴趣盎然。他对艺术史中的作品和艺术家进行了篡改、挪用和混搭。艺术圈越来越像黑社会，
艺术家谈论艺术就像说着黑话，只有他们自己能懂。如果您不熟悉艺术史和艺术圈，也不要望而却步，误读从来都是阅读的一种方式，往往
还有不可预料的创造性。 

绘画技巧应该和所要表现的相匹配，“画的好”和“画的坏”都是相对于画的内容而言的，也就是“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武晨习惯使用丙烯，
保留笔触的粗糙感，这样他画画时可以随意修改与添加。玩笑是不能等待的，不然你就会得罪了玩笑。 

“坏人也能上天堂”是这次展览的标题，它并不意味着“好人就要下地狱”。标题的字体用的是毛泽东的草书，其中第一个字“坏”和最后
一个字“堂”都不好辨认，不要紧，可以只读成“人也能上天”。 

刘野 
2017.2.9



关于艺术家

武晨，1983 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现工作生活于成都与北京。艺术家习惯使用丙烯颜料，保留笔触的粗糙感，通过混搭与挪用使画面呈现轻松
的状态。 他的作品将美术史中的各个艺术家肖像、图鉴、图例幼稚化，扭曲和重组，经过艺术家内心的感受，从这些经典的图示中吸取新的
信息经整合后再创作并努力找寻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主要个展：坏人也能上天堂，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2017）；马蒂斯裙摆，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2014）

主要群展：游·历——华宇青年奖 2016 年度入围艺术家群展，三亚艺术季，三亚，中国（2016）；第一届道滘新艺术节，XI 当代艺术中心，
广东，中国（2016）；第六届成都双年展，成都国际会展中心，成都，中国（2013）；旋转木马，北京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2011）；
M50 创意新锐展，M50 创意园，上海，中国（2009）；“囧——表达与姿态”第三届上海多伦青年美术展，上海多伦美术馆，上海，中国（2008）；
“青年中国奖”当代艺术展，海德堡大学美术馆，海德堡，德国（2008）等。





无题（坏人也能上天堂二）
2016
250×180cm
布面丙烯
 



武晨，坏人也能上天堂，2017
展览现场



坏人也能上天堂
2015
布面丙烯
300×200cm



武晨，坏人也能上天堂，2017
展览现场



武晨，坏人也能上天堂，2017
展览现场



武晨，坏人也能上天堂，2017
展览现场



关于男人女人男人体的自画像
2016
布面丙烯
200×300cm



武晨，坏人也能上天堂，2017
展览现场



武晨，坏人也能上天堂，2017
展览现场



少妇历险记
2015
布面丙烯
180×250cm



精选文章 & 媒体报道



刘野：我发现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都喜欢用丙烯画，你基本都是用丙烯吧？

武晨：对，我都是用丙烯。

刘野：那你为什么不用油画画呢？或是你当时怎么形成用丙烯画画的方式呢？

武晨：油画干得太慢了。我在画一张画的过程中情绪起伏比较大，我需要先快速地把第一感觉给记录下来，然后再去慢慢调整，如果每一遍
都画太慢的话呢，会降弱我的情绪。

刘野：嗯，比起油画来，丙烯它确实有一个方便，就是它不用“等干”。

武晨：并且丙烯媒介剂也很丰富，想让它干得慢点也可以。刘老师你那种画也需要慢干剂吗？

刘野：不用，其实我就喜欢丙烯的快干，当即我就能看出效果。但丙烯的缺点就是不够厚重，需要多画几遍才能出效果。

武晨：丙烯对我来讲确实方便，更容易上手。我的绘画习惯就是在电脑上把图片处理后就开始画，在绘画的过程中不断地去调整。丙烯这种
方便性会让我的胆子放大。

刘野：你获得一种自由嘛。等于你的画经常是处在一种画的过程中，她既是成品也是草稿。整体看你的画，你经常用同一题材画几张作品，
而且时间跨度上比较长。比如 2014 年你画了《怪兔子了解绘画之后》，2015 年你又画了《无题（一张有兔子的静物画）》，主体物几乎相同，
你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武晨：这两张画的时间点对我来讲比较特殊。2014 年那张画我是在成都画的，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北京。2015 年那张画是我把工作室搬到北京，
而且是在 2015 年年初刚做完个展后画的。

刘野：2014 之前你是一直在成都画画是吗？为什么会来北京呢？

武晨：我从 2007 年毕业之后一直就在成都画画。刚毕业那个时期其实还不是很自信，总感觉自己需要再沉淀积累几年。其实在成都，我和
成都艺术圈几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自己画画。慢慢我发现自己总会陷入到一个小世界里，缺少和公众的交流，感觉越画越没有动力。
2012 年我几乎一张像样的作品都没画出来，直到 2013 年才慢慢找到一些新感觉，期间也产生了来北京换换环境的想法。当时我给自己制造
了一个幻想，就是三年后会有一个自己的个展，我假设着那时所有的作品都是为那个虚无的个展做准备。《怪兔子了解绘画之后》差不多是
我来北京前在成都画的最后一张画，我把自己比喻成博伊斯怀中的死兔子，珍珠、金色十字架吊牌都只是一个幻想。毫不掩饰地讲，我希望
我这只怪兔子能在北京找到自己的机会，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无题（一张有兔子的静物画）》那张画，是在第一个个展后画的，虽然
第一个个展在准备的时间上还是有些仓促，但是对我来讲第一次的亮相还是很重要。

武晨 & 刘野 对话



刘野：艺术还是需要交流的，要不然她就变成了自娱自乐。你第一个展览挺好的，我也是通过那个展览才对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看似很
幸运其实还是积累了很久。

武晨：嗯，第一个展览之后紧跟着是参加了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再之后是上海 021 艺博会我的个人项目，这些机会都是我在成都时所想象不到的。
《无题（一张有兔子的静物画）》那张画里的兔子明显轻松了。

刘野：你第一张作品中那个兔子看起来虽然也很生动，但第二张明显大胆了很多。红色线条的兔子感觉还是拟人化的，那个臀部到腰那块就
很像一个性感的女人体。

武晨：其实这两张画也是关于资本、绘画还有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或是说这个时代，资本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讲，画廊和市场的介入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你的自信心可以得到提升。我觉得资本像鸦片或是某种药物，它有好处必然也有副作用。而且从宏观上来说，一个
地区经济的繁荣也能促使好艺术的产生。

刘野：绝大部分好的艺术都是产生于经济较好的地区。比如朝鲜就很难产生出好的当代艺术。今天资本的力量确实有很大问题，但关键还是
看艺术家自身。比如说伦勃朗，你不能因为他前期卖得好就说他是一个不好的艺术家，后期因为落寞了就说他是一个好艺术家。一个艺术家
的好或是不好，资本在里面一定有所作用，但绝对不会是决定性作用。而且以前艺术家的经济来源只有订单画，或是依附于权力，路径更单一。
我们这个时代做艺术其实更加自由。

武晨：嗯，资本和艺术的关系太复杂了，荷兰当时能有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可能也和大航海时代有关系。其实我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都是自我
的片面理解，而且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假设或想象上。我希望我能真诚表达，即使有可能是幼稚的，那我就努力准确表达我的幼稚。还拿《无
题（一张有兔子的静物画）》这张来说，从生蚝中取出的珍珠和纯金打造的十字架不一定是不般配的，而这一切对画家来说可能就出自发光
的调色盘，很有可能涂满金色的博伊斯就在跟那只死兔子讲这些事情。不是有一句充满哲理的废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我
是不是也可以说：资本是艺术最好的朋友也永远是她的敌人。

刘野：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的绘画看起来有些“严肃的玩世不恭”，但你这种“严肃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我这一代的那些艺术家又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那一代多是针对社会环境，而你的态度更多是黑色幽默式的自我解读。你的作品看起来很随意，但实际上你还是思考了很多，观察
了很多，然后才做决定的。《无题（一张有兔子的静物画）》你这张画中的形象是倒挂着的，那张《坏人也能上天堂》里的天鹅也是倒挂着的，
是不是她们之间也有一些关系？

武晨：虽然在形式上有共通的地方，但总体上来说她们还是独立存在的。《坏人也能上天堂》这张和 2013 年画的那张《丽达丽达和天鹅》
还有后面那张《无题（坏人也能上天堂二）》可能关系更加紧密。

刘野：2013 年那张感觉还是对肉体欲望的描绘，怎么到 2015 年这张变成了《坏人也能上天堂》呢？ 



武晨：丽达与天鹅这个绘画题材从达·芬奇开始一直被无数的艺术家进行演绎，而且几乎都是对丽达与天鹅的情感或是肉欲的表达，《丽达
丽达和天鹅》那张我也是延续了那种情欲的表达。到《坏人也能上天堂》我其实是想为这个题材画一个句号，就是说我自己假设了这张画是
丽达与天鹅这个绘画题材的结局。我在画布上对宙斯实行了惩戒，各种小天鹅像是古典画中的天使散落在宙斯这只受惩罚的大天鹅的四周。
画完这张之后其实我还不是特别过瘾，又画了一张拉登抱着天鹅那张，也就是《无题（坏人也能上天堂二）》。就是假想拉登也不一定比宙
斯坏到哪去，宙斯也比拉登好不了多少，人性这东西其实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

刘野：“好人”“坏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相互转换，我觉得人特别重要的一点，要承认和意识到自身有恶的那一面。搞艺术的有一好处，
就是可以把你的“坏”在画布上尽情体现。

武晨：之前我画过一张关于希特勒的肖像（《无名画家的肖像》），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平静的画家来画。如果希特勒把他的野心和坏用在艺术上，
可能就多了一个三流艺术家，少了个战争狂人。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个假设。

刘野：蓝色背景三个人体这张大画，之前也有一张类似的，这个主体人物是《草地上的午餐》里的吗？

武晨：对。这张是 2016 年画的叫《无题（男人体和男人体，男人体和女人体，女人体和男人体之间的关系）》，另一张是 2014 年画的名字
少了无题。其实更早之前还画过一张《如何观看一张抽象画》，里面用的也是《草地上的午餐》那三个人。《如何观看一张抽象画》是我假
设马奈在刚刚开启现代主义大门的那个时代看到后现代主义——抽象画的反应，马奈笔下的两位绅士和裸体的缪兰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被这
些几何图形，线条组成的绘画所颠覆。2014 年和 2016 年那两张我更多的是对这三个模特之间心理活动的描绘，我希望站在这三个模特背后，
对他们的背影进行观察，可能男主角喜欢女主角，女主角爱上了男二号，而男二号对男主角的爱更多。如果说 2013 年那张是穿越剧的话，
2014 年 2016 年这两张更像是无聊的狗血剧，2016 年这张通过背景和椰子树的穿插来加强这种荒诞。

刘野：我突然想到一词来形容你的艺术或是你这个人——无厘头，可能比玩世不恭，幽默什么的更加准确。

武晨：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词呢？

刘野：你这个绘画和你的描述包括你给画起的名字，特别像周星驰的电影，开始感觉就是乱七八糟，毫无逻辑，但不会觉得一点道理没有，
越深入地了解，越能透过其嬉戏，调侃反讽的表象触及到你对事物的表达。而且你选的兔子，天鹅这些形象看似是没有什么道理，但其实特
别适合你这种画。还有椰子树这个形象，这种树是很难入画的，弄不好就会显得特别俗气，但被你这么无厘头地一弄，在画面中还显得很恰当，
很有寓意。

武晨：说到椰子树也挺逗的。有一次我和谢南星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塞尚的大浴女，我突然在想塞尚用来分割画面的那几根树干会是什
么树呢？第一反应就是椰子树，可能这是潜意识里有内地人对大海的美好向往。

刘野：嗯，准确地选择你所要画的物体和对象是一种天赋，也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要有的素养，你所选择的物体从表面看起来都没什么道理，
但让人感觉这些物体放在你的画中就是准确的，这也是你绘画天赋很好的一种体现。红色那张大画也是你的新画吧？



武晨：是，这张是我的自画像（《无题，2016 年自画像》），这个和去年画的《少妇历险记》有点关系，这张主要是想通过上面那面镜子，
来制造一个心理空间。

刘野：你这张画，让我想到了委拉斯贵支《镜前的维纳斯》那张画。我发现你的画啊，有一个经常出现的线索——都是与艺术史上的作品在
对话的关系，虽然你的思路很跳跃，但它还不是一个没有线索的构思。

武晨：对，因为我觉得对画家来讲，一直也都有这种关系在里面，委拉斯贵支那幅画也会让人联想到威尼斯画派乔尔·乔纳《沉睡的维纳斯》。
艺术史对画家来讲有点像本字典，这可能也是画家的一个优势，要不然没有根基，硬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还是太困难了。

刘野：其实这个牵扯到的问题就是绘画嘛，到底你是关于现实的，还是关于绘画的。简单来说是两种大的路径，有一种是我的灵感来源于现实，
还有一种就是我的绘画来源于其他人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关于绘画的绘画。我觉得你的绘画还是关于绘画的绘画。

武晨：嗯，其实我对绘画的一切都有很强的好奇心，比如画家自身的肖像，画家的工作室，画家用的工具，包括他的模特等等，这可能也是
我选择架上绘画的原因。比如去国外的博物馆或是观看展览的时候，虽然有大量的作品是影像或装置，我当然也有兴趣去了解和感知，但对
我来说，最解渴的还是看绘画作品。所以可能我个人的兴趣点就在这个上面，就选择了用绘画来表达我对绘画的理解。

刘野：我发现你的好奇心是挺重的，可能这种好奇心和之后的思考也是推动你做这种绘画的一个动力。

武晨：我个人就是那种喜欢长期独自在工作室画画的艺术家，一个人的独处可能也会容易让人胡思乱想。再来说说《无题（2016 年自画像）》
这张吧，你在开始说这使你联想到了《镜前的维纳斯》，对，其实镜子一直在绘画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不光是在二维平面里创作第三个空间，
很多时候镜子还建立了一个心理空间，比如像培根的很多画里的镜子。 

刘野：你这张画镜子里是一个变型后的人体吗？ 

武晨：对，镜子里的形体是女人体和男人体的结合体。我其实希望对每个看画的观众做个关于性取向的小测试。刘老师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
么呢？

刘野：那个是乳房吧？那个是肚脐眼吧？

武晨：嗯，一个男人一眼就从女人那方面看，那他就应该是个直男。这当然是我个人假设的啊，不一定准确。

刘野：直男是指我喜欢女性是吗？

武晨：对。

刘野：那肯定是（哈哈），看久了其实也有点像一个男性的生殖器，是吗？



武晨：对，我是用了一个女性的身体局部，让这个形体又有点男性器官的意思。不是有种说法，每个人体内都有同性恋的基因，只是有些人
这种基因比较多有些比较少而已，我也想测试一下自己。画这张的时候我还发现一特逗的事，这张画背景是一个色情场所，在网上找图的时
候发现很多色情场所都挂着古典油画的复制品，圣母啊，圣婴啊，安格尔的浴女什么的，好像色情和艺术真是有紧密的关系。

刘野：其实这就是人性嘛，情色是人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一直是绘画中一个很重要的题材。其实绘画从题材上来说，不是越来越宽泛，
而是愈发窄，愈发在某种程度上有关系，关键是你到今天用什么方式去表达，这特别有意思。

武晨：很多时候我觉得绘画就是用来表达自己的认识，跟一个评论家或学者，用文字来描述一张画一个理论是一个道理，不同的是我只对自
己负责，可以展开无边的联想。

刘野：这等于是你的一个再创作，完全是一张新画。绘画的主题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比如小说，其实小说总的来讲就是一个题材，就是男女
谈恋爱的故事。最早“小说”英语就是“romance”罗曼史，浪漫。当然，后面一些小说不写谈恋爱。但总的来说主流经典小说就是不同的
作家用不同的方式写男女谈恋爱，看谁写的好，写的有意思，你看《红楼梦》、《简爱》、《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武晨：好像有人说过，艺术史就是部色情史，那小说就是部恋爱史，哈哈。

刘野：所以，绘画的主题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多，而且不用开发得太多，我觉得绘画的有效性在于你得有文化记忆，她才有效。《少妇历险记》
这张看起来也是充满色情因素的一张画。

武晨：《少妇历险记》不止是有色情因素，她还像是一个谋杀现场。我希望她是一个混搭风格的作品，有点像昆汀的电影。童话里的白雪公
主和现实中长大的白雪少妇，邪恶的女王从漫画闯进现实白雪少妇的闺房，一双冷静的脚预示着另一个空间还有其他人在关注这一切的发生，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或是观众本身。总之这可能就是一切高潮的前戏。

刘野：你这张画里的脚画得特别有意思，一下把一个童话故事给拉到现实了，这个脚像一个药引子，加强了这张画的荒诞性。现在很多好的
艺术作品里都有荒诞性，即使是一张抽象绘画，好的抽象绘画里面其实也有荒诞性。你还画过一张《抽象艺术家的具象肖像》我还挺喜欢的，
刚开始我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后面看你的题目再看你的画发现这里面有一种反讽又带有一种悖论，这两种关系在一张画中同时存在还是很有
意思的。

武晨：这张画画的是肖恩·斯库利。我个人对他的画不是特别感兴趣，其实我对抽象绘画一直没有很好的感觉和认识。但我对他这个人很感兴趣，
可能因为他是爱尔兰人，爱尔兰足球队的标志人物罗伊·基恩，还有 U2 乐队，一直是我喜欢的。我感觉他的抽象画有种对颜料和画布的暴力宣泄，
如果他是用抽象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的话，那我就是用一个具象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他的抽象画的片面理解。

刘野：我在上海看过他的展览。如果蒙德里安是典型知识分子抽象艺术家的话，他就是典型的工人阶级抽象艺术家。他出身本来也是工人阶级，
他的有些画里还是有一种感人的东西，抽象画很容易变得优雅和装饰，他的画里还是有些粗野的东西在里面。

武晨：我也是工人阶级出身，我对这种看似缺乏教养的东西挺感兴趣，他里面有种浑不吝的劲。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买过一本足球杂志介绍
爱尔兰队，“桀骜不驯，不畏强暴”是对他们的评价，欧洲杯和世界杯他们只赢过三场，赢了英格兰，赢了意大利。我在 2015 年画过一张《自



画像》，那是我在第一个个展之后画的，那张画我是想把自己画成一个屠夫，脸部也是黑乎乎一片，五官抽象成男性性器官的感觉，其实我
也是在提醒自己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保持自己的野劲儿。

刘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小时候常听到的一句话。你好像也一直有画自画像和艺术家肖像的习惯。

武晨：是的，我对艺术家肖像一直很感兴趣，《姓无名题》这张画最初的想法也是想画一张关于王兴伟老师的肖像。

刘野：这张画的构思怎么来的呢？

武晨：这张画最初的想法是从王老师的一张照片来的，在那张照片里他穿着工作服，一手拿着他自制的长笔，一手拿一个挺大的调色板，特
像一个中世纪身穿铠甲保卫绘画的战士或是什么的。我就按王老师的工作方式，一开始做比较完整的小稿。我先用鼠标绘了一张，在电脑上
用鼠标画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真正训练你的手，手上感觉不够，然后我就又画了几张线描稿。最后才有了这张《姓无名题》。

刘野：这张画第一眼，让我想起符号了，就是这张画好像是各种符号组成的。胸前像一个“欧元”的符号，还有一个“V”，嘴那块像是一个
“令”，你是这样安排的吗？ 

武晨：哈哈，这种解读挺逗的。你一说呢，我还觉得真有点像。但我没往那想，“欧元”那个是铠甲，中世纪骑士那种。

刘野：你知道我怎么想到符号了嘛？我小时候刚开始画画，我们院有一个开公共汽车的老司机，说画画是这么画，眼睛是两个 6，然后什么
横过来一个 8 是帽子，3 是耳朵，倒过来的 7 是鼻子什么的，这张画让我想起那个来了。

武晨：我的画就是从一个假设开始展开联想的，在画这张画的过程中我的关注点从一开始对一个个体画家的描绘转换成画家和这个时代的关
系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时代的画家特像堂吉柯德，没有目标了，但骨子里还是有种轴劲儿，或是信仰什么的，但这种信仰有时候也有可能是
可笑的。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解释，其实用文字去解读一张画总是危险的。你说的那个“欧元”符号，也挺有意思。

刘野：关于艺术家肖像和各种样式的“自画像”你一共画了多少张？

武晨：从 2012 年开始就断断续续的画了十几不到二十张的样子。自画像大概一年画一到两张，可能是因为我是狮子座太自恋的原因，我还
挺喜欢画自画像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每张画其实都是我的自画像。艺术家肖像大概有十张左右，都是我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对这些艺术
家的认识和理解，随着我对他们认知的变化也有可能会对有些艺术家的肖像进行再次创作。艺术家肖像是我会一直坚持的一个题材，我希望
用我画的艺术家肖像画来创造一部属于我自己的艺术史。

刘野：每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喜欢的艺术家和不太喜欢的，这本来就是很个人化的一个问题，比如蒙德里安就是我喜欢的艺术家，他也是对
我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可能对你来说他就没有那么重要。一个艺术家喜欢谁的作品也是判断或了解这个艺术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喜欢
谁的作品，或是对你很重要的艺术家有哪些？



武晨：马蒂斯，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类似于启蒙性的艺术家，我觉得他特像一个绘画老师，能教你很多具体关于绘画的东西。比如怎么用色彩
来表达，怎么用线条概括一个形体什么的。我也画过一张关于马蒂斯的画《假如马蒂斯出生在美国》，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但从马蒂斯之后，
美国艺术家做的东西来看，已经有他的基因在里面了。每次我不知道怎么画或是画什么的时候，我总喜欢翻翻他的画册。

刘野：我还发现一问题，你画的名字还是挺有意思的，画的名字对于你的画来说起到了延伸和扩展的作用。

武晨：对，如果说画一张画的前期思考是受精，画的过程是怀孕，画的完成是新生命降临的话，那给画起名字就像给新生儿起名字一样。名
字也是给观众阅读你绘画的一个入口和通道。我喜欢把名字起得有意思一点。刘老师你怎么给画起名字呢？ 

刘野：我的画的名字还是比较严肃。画和画不一样，起名字的方式也不一样。你的这种无厘头式的绘画配你那种有点特殊的名字它就合适。
我的画有些名字只有英文没有中文，比如有一张小女孩抱着一只猪的小画，特有意思的是，这张画有一次拍卖，他们把名字杜撰成了“还猪
格格”，这就不合适了。

武晨：“还猪格格”，（哈哈哈哈）这比我无厘头多了。

刘野：所以你的艺术和你这个人的气质，你要做的东西，你的技术，包括你起的名字，都要匹配，需要专业的表达方式。

武晨：对，怎么画我觉得是这一切的核心。

刘野：所以你认为绘画还是很需要技术的？

武晨：技术还是很重要。我觉得技术就是去传递或具体化你想法的一个工具，准确不准确就看你手上功夫怎么样了。

刘野：我觉得技术的好坏，有时候意味着和你要表达的东西是否恰当，这个是判断技术好坏的标准。你这种比较糙的绘画技术就和你的表达
很配套。你学画经历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武晨：最早就是高中考前班，但学的时间短，考美院什么肯定没戏，也不想回读，就上了西南交大绘画专业。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上小
学的时候我爸爸专门给我找过一个老先生教画画，我记得特清楚的是那位老先生用钢笔画马画得挺好的，教我画我就喜欢给马画翅膀给马画
上犄角什么的，我给我画的马起名叫跨海麒麟兽，老先生来了几次就再也没来过了。之后我就自己临七龙珠，画各种漫画。

刘野：（哈哈）现在还有点七龙珠那个感觉，挺无厘头的。

武晨：对，鸟山明给我启的蒙，（哈哈）。其实我一直没经过特严格的那种绘画训练。大学第一节课就是谢南星上，他主要让你尽快忘掉考
前班那套东西，进入到创作状态。我大一就跟一帮朋友在校外租工作室画画。我觉得我一直都是野路子。

刘野：你看你小时候画七龙珠这种无厘头的漫画，我们这一代也临小人书，都是现实主义那些，《鸡毛信》什么的，最无厘头的就是《西游记》，
孙悟空被塑造成反封建压迫的战士。像你们七龙珠一代弄无厘头的东西，他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武晨：那个时候这么理解《西游记》，在今天看来也挺无厘头的，（哈哈）。对，我觉得真诚表达很重要。刘老师，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绘画难度问题，以前艺术史可能是一个从古典到印象派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的线性发展过程，后现代之后突然感觉没有目标了，感觉画
什么都行画什么也都不行。

刘野：我觉得抽象表现主义之后，整体来看绘画形式上的探索已经结束了，好像进入了虚无主义，他让你感觉到画什么都行，画什么都不对。

武晨：画什么都行，画什么都不对，特别准确。之前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就是在形式探索上或对艺术的认识上有贡献。今天来看，绘画
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刘野：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老觉得，你决定要画画，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你已经在和历史发生关系。就是说，不一定你的最主要工作
是扩展新的边界，可能是在整合过去发生的事儿。绘画其实不像想象得那么自由，她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而且跟一千年前比，她那个大的规则，
也并不像你想象得变了那么多。绘画基本上来说，就是在矩形里边做游戏，高级游戏。

武晨：嗯，越对艺术或是绘画了解，越觉得她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游戏。绘画艺术有点像中国象棋，象棋招数的变化已经在无数的对弈过程中
几乎穷尽了，但你不能为了创新去改变马走日象走田这些基本规则。

刘野：改变这些基本规则后可能就不再是中国象棋了，就变成另一种游戏了。绘画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根据这些最基本的东
西来判断好与不好。而且使用一些其它方式对绘画来讲很容易让力量使偏。在一个朴素的平行四边形内你要想有突破，其实是非常难的。

武晨：面对绘画艺术这座高山，其实我感觉我还刚入门。我所需要的就是真诚表达，在画布上使劲地折腾。

刘野：你要是认准了绘画这条路一直走，你会发现虽然绘画很难但她确实有意思。

武晨：对，有难度的游戏才有意思，很容易通关的游戏也玩不长久。关于这个展览的题目，我最近也想了想。

刘野：你想的是什么？

武晨：我想用《坏人也能上天堂》这张作品的名字做这个展览的题目。

刘野：你希望所有人都能上天堂，包括“坏人”。跟你这个无厘头风格也挺契合的。

武晨：( 哈哈 )“坏人”确实有他的魅力，那就用这个来做这次展览的题目。

刘野：可以，用这个挺合适的。



武晨  无厘头中的严肃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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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晨
 
1983 出生于河南郑州
2007 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系绘画专业
现工作生活于成都及北京

个展

2019 巴塞尔艺术展迈阿密展会，迈阿密，美国
2017 坏人也能上天堂，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2014 马蒂斯裙摆，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群展
 
2020 2020——松美术馆邀请展，松美术馆，北京，中国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线上展厅，巴塞尔，瑞士
2019 北京当代·艺术展 2019，北京，中国
  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香港，中国
2018 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中国
  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香港，中国
2017 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香港，中国
2016 游·历——华宇青年奖 2016 年度入围艺术家群展，三亚艺术季，三亚，中国
  第一届道滘新艺术节，XI 当代艺术中心，广东，中国
  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香港，中国
2015 Duang! 八大画廊，上海，中国
  惊奇的房间，惊奇的房间，北京，中国
  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裳，北平画廊，北京，中国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香港，中国
  Art 021 艺博会 , 上海，中国
2013 第六届成都双年展，成都国际会展中心，成都，中国
  纸面之上，Hi 小店，北京，中国
2012 4 分 22 秒，西南交通大学美术馆，成都，中国
2011 缓行，玉兰堂画廊，北京，中国
  旋转木马，北京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0 首届新星星艺术节，成都国际会展中心，成都，中国
  第三届特尔纳当代艺术奖，罗马，意大利
  犀浦镇上的理想主义，西南交通大学美术馆，成都，中国

2009 M50 创意新锐展，M50 创意园，上海，中国
  第二届小洲艺术节——25°洲游记，广州独立影像周，广州，中国
  “青年中国”当代艺术展，LOFT224 画廊，法国
2008 “囧——表达与姿态”第三届上海多伦青年美术展，上海多伦美术馆，上海，中国
  “青年中国”当代艺术展，海德堡大学美术馆，海德堡，德国
2007 第三届成都双年展——新人特展，成都现代艺术馆，成都，中国
 
美术馆与公共收藏

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澳大利亚
成都当代美术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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